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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

张可荣，刘奕汝

（长沙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是一个互动共生、同频共振的过程，经历了１９世纪后半叶
的徘徊抗争、甲午战败后的群体觉醒与方向确立、五四运动时期“第一次全面觉醒”与社会凝聚、抗战以来
的普遍觉醒与空前增强等阶段。通过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留下诸多有
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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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数
千年的历史演变所形成的，但“作为一个自觉的
民族实体”则是近代中国人民在与西方列强的
斗争中出现的［１］。经过百年抗争，“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２］。这一“伟大
转变”既是中华民族在挨打受辱中奋起抗争、不
断觉醒、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历史过程，又是中华
民族走向精神独立、凝聚共同体意识、自觉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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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过程。现在，从不同角
度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转

变历程，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
课题，也是一个相对薄弱的学术问题，有待深化
的问题比较多：一是关于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
体意识形成的动因，学界一般都强调外部挑战
的推动作用，但对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传统和内
生动力以及近代以来日益增强的主体自觉性未

能给予足够重视；二是学术领域内否定中国革
命、否定五四运动乃至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虚无主义思潮暗流涌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近
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历程及其整体

面貌的科学认识，严重干扰了人们树立正确的
民族观、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三是由于西
方民族理论和相关学术话语的长期影响，加之
海峡两岸长期分治和一些民族分裂势力的长期

干扰，造成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的歧义与
混乱；等等。本文仅就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与共
同体意识形成历程做一简要梳理，期望对解答
相关问题有所帮助。

　　一、经历１９世纪下半叶的抗争徘徊后，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维新思潮和革命思潮中出

现了群体意义上的觉醒

　　所谓“觉醒”，“其确定涵义应在于主体对自
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３］（Ｐ３０４）。觉醒是一个
历史过程。近代中华民族觉醒是其对自身使
命、地位及其与世界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
程，是民族精神自主与独立、民族自信重拾与再
造、民族能量积聚与释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唤醒、凝聚和拓展，形
成了民族忧患与复兴意识、民族团结与统一意
识以及民族国家建构意识。民族觉醒与民族共
同体意识形成，既相互“包含”又一同“成长”，犹
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互动共生，又像历
史前行的两轮同向同行、同频共振。
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首

先经历了一个较长时期的被动应对、缓慢苏醒
阶段，这个阶段从１８４０年延续到１８９５年前后。

客观地说，迈入近代的中国并非就是“万马齐
喑”，每次外患“都产生过体现觉醒的先觉
者”［３］（Ｐ３０３），譬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徐继畲、
郭嵩焘、王韬等就是早期睁眼看世界的杰出代
表，他们的视野与思想表明中华民族不同以往
的危机意识与世界意识的萌生。只不过，这样
的觉醒意识并未迅速在不断降临的民族危机中

形成气候，这些“觉醒的先觉者”在很长时间内
都属于孤单的“个体觉醒”［４］，他们的“周围和身
后没有社会意义的群体，他们走得越远就越是
孤独”［３］（Ｐ３０３）。直到甲午战争前夜，许多人都没
有认识到中国已经衰落，“许多人还盲目地自以
为是在‘盛世’”，即使是清末思想家郑观应撰写
的《盛世危言》，也“只能表示在盛世发几句危
言”［５］。这表明，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其历
史传统的惯性是多么强大，中华民族觉醒之路
遭遇重重阻力。这个缓慢苏醒的过程基本上与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相伴始

终，中国社会衰落到谷底的时候，就是中华民族
警醒的转折点。“沉睡的狮子”在世纪交替之际
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觉醒时刻。这种状况就像
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
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
状态中唤醒似的。”［６］

１９世纪末，甲午战败、瓜分狂潮、八国联军
入侵等系列民族创痛事件的接续发生，成为中
华民族走出被动状态、实现初步的群体觉醒的
重要导线。甲午战争竟败给东邻日本，这一奇
耻大辱犹如一场强烈地震，震碎了朝廷上下“天
朝上国”梦，宣告了“自强”“求富”运动破产，始
有“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７］。继之而起的
瓜分狂潮和八国联军入侵加速了民族意识觉醒

步伐，“中国的民族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也因此
开始”［３］（Ｐ３０３）。对于世纪交替之际中华民族的
觉醒，不仅当时国人如梁启超、孙中山、谭嗣同、
康有为、章太炎等多有论述，而且当时在华外国
人士，如在近代中国生活长达６０多年的美国传
教士丁韪良（１８２７－１９１６）［８］、１８９８年前后来华
旅行考察的英国人伊莎贝拉·伯德（１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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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９］等，也从西方视角觉察到“睡狮醒来”的
种种现象。
中华民族具有群体觉醒意义的标志性事件

是两大群体，即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
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以梁启超、康有为为
代表的维新派群体是走向“自觉”的先锋。他们
率先创立“中华民族”这个标志性概念，并迅速
把“中华民族”内涵从汉族论上升到整体论，认
为“中华民族是我国境内所有民族从千百年历
史演变中形成的大融合的结果。汉满蒙回藏等
融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统一大民族。……中
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
成”［１０］，并企望建构近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制
的民族国家。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革命派
群体，他们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
不断从“排满革命”中觉醒，迅速认同了维新派
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整体的观念，创立了
“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并期望建构近代意义
上的民主共和制的民族国家。
在这两大觉醒群体眼中，中华民族的落后

不仅表现在器物技术层面，也表现在社会制度
甚至思想文化层面；不仅落后于西方列强，而且
落后于东邻日本。两大群体催生的维新变法思
潮和革命救亡思潮，推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迅
速兴起与持续高涨，汇成民族忧患与复兴意识、
民族团结与统一意识以及民族国家建构意识，
开启了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民族国家建构

的历程，并取得标志性成果，即在中华民族旗帜
下取得的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
虽然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
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
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
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
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
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１１］。
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而言，辛亥

革命凝聚和传播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标志性符

号，规定了共同体意识的主要意涵和发展方向。

第一，“中华民族”作为共同体的核心概念

与标志性符号得到初步传播与认同。辛亥革命

胜利后，革命党人的“排满”意识迅速消退，民族

平等与民族融合观念增强；作为主体民族的汉

族，在摆脱了清王朝的统治后，心态趋于平静，

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国内民族关系，更渴望多

民族国家的成功建构。“人们在思考民族与国

家整体利益、开展社会活动时，往往喜欢使用
‘中华’二字来表示其民族特色、国家身份或全

国全民性质。这从‘中华民国’成立后成千上万

个以‘中华’命名的组织和事物蜂拥而出的现象

中即可见一斑。如中华书局、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革命党、中华银行、大中华报、中华艺社、中

华教育改进社、中华足球联合会、中华工业协会

等等。”［１２］（Ｐ７６）

第二，维护民族团结与统一的意识高涨。

作为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高举“中华民

族”旗帜，宣告“五族共和”与“五族平等”，“合

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

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１３］。

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确立起到了里程

碑式的作用。对此，熊十力曾这样评价：“民国

肇建，五族共和，载在约法。将二十四史中，误

视边塞先民为异族、为敌国之谬误观念，已经一

扫而空。此为民族心理上之重大改革，最不容

忽视者也。”［１４］

第三，实现民族复兴与反对民族分裂的意

识兴起。民族复兴意识是随着中华民族概念的

创立与传播而生成的民族意识，并逐渐凝聚成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最强音符［１５］。与此同时，

谋求台湾回归、实现国家统一成为辛亥志士和

其他进步力量在兹念兹的牵挂。辛亥革命前后

发生的由沙俄、英国等国际势力插手部分外蒙

古王公和藏族上层人物的分裂行径，同样引起

了革命党人、民初政要和蒙古族及藏族有识之

士等的高度警惕，反对民族分裂与维护国家统

一的意识日益成为社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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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伟大的五四运动“实现了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推动
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

　　由于历史惯性和社会条件的制约，清末民
初的民族觉醒尚局限于知识分子、政治人物等
社会上层群体；觉醒者对自身使命及中国与世
界关系的认识仍未摆脱对外力的依赖，其动员
和唤醒社会大众即“觉人”的意识也处于自发状
态；中华民族整体性意识的传播受到诸多限制；
等等。这表明，中华民族觉醒与共同体意识凝
聚，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迫切需要拓展与升华。
这正是五四运动必然发生的历史逻辑，由此带
来的巨大社会进步也是五四运动载入史册的根

本依据。
百年来，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评价时

有争论，这属于正常现象，但要否定它则需要警
惕。五四运动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具有全
方位的影响，不论是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还是
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不论是马克思主
义的广泛传播，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生；等
等，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和划时代的变革。五
四运动凝结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爱国、进
步、科学、民主为主要内容的五四精神，是中华
民族全面觉醒与精神独立的重要标志。
从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角度

看，五四运动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

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
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

全面觉醒。”［１６］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
为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也成为了中华民族
全面觉醒的转折时机；十月革命的榜样作用和
一战后的民族危机与社会矛盾加剧成为推动中

华民族全面觉醒的催化剂；经过辛亥革命洗礼
和新文化运动熏染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则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中坚力量。运
动中觉醒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把“唤醒各地
国人”［１７］（Ｐ２７１）以共同拯救国家视为重要使命，

“劳工神圣”“庶民的胜利”观念迅速兴起和传
播。运动的参加者从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扩大
到城市工人和其他阶层民众，运动的范围从北
京、上海扩展到全国各大中城市，从少数“觉悟
的革命者”拓展到整个中国社会。挽救民族危
亡的“星星之火”由此形成燎原之势，“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力量”［１６］。特别是运
动中工农的觉醒以及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新生力量。一位美国新闻记
者在上海观察运动发展情况后这样总结说，“苦
力崛起”是一战结束后上海“新时代的最重要的
特征”［１７］（Ｐ３２５）。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进步力量在

五四时期的觉醒更彰显民族共同体凝聚的意

义。１９１９年５月６日，蒙藏学校全体师生致函
北京《晨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蒙藏学
生，亦国家之份子，爱国热忱彭湃不已。”［１８］以
共同表达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及其爱国救国热

忱。“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荣耀先、乌兰夫、李
裕智、多松年等蒙古族优秀青年，先后加入中国
共产党，成为党内较早的一批少数民族党员和
优秀干部。”［１８］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还
有许多少数民族同胞，如建党先驱向警予（土家
族）、马俊（回族），卫国英烈韦拔群（壮族）、关向
应（满族）等，都是在五四运动及其影响下成长
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
其二，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就

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１９］如果说中华民
族意识从少数“觉悟的革命者”拓展到社会大众
是觉醒的量的积聚，那么，中华民族意识“从精
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就是觉醒的质的飞跃。
这一飞跃建立在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和殖民行

径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自身使命及其与世
界关系的深刻把握上，从而确立了中华民族精
神的独立性，增强了中华民族自信心，激发了中
华民族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和敏锐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五四运动“以

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

复兴的志向和信心”，“推动了我们民族精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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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力量的一次次升华”［１６］。巴黎和会上中国
代表拒签对德和约之举，就是近代中华民族史
无前例的精神独立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对
各种有损主权的条约并非没有抗争，但都未能
逃脱屈辱的结果，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中国第
一次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向西方列强说“不”［２０］。
五四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曾发起颇具声势的
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要求废除协定关税以实
现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以实现司法自主
等，这些皆为近代以来所未有［１９］。五四运动
后，中国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兴起、国共第一
次合作以及“国民大革命”席卷全国，都是中华
民族在全面觉醒中主宰自己命运的宣示。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总结民

族民主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思国民性格优
劣的过程中，“一改过去对时局变化反应迟滞的
状况而变得敏锐起来，追赶世界先进成为一种
蓬勃兴起的社会意识。”［２１］这种敏锐性带来双
重进步，即自身反省的不断深化和认识世界的
自觉性增强，造成思想文化层面前所未有的“走
出去”与“请进来”同频共振气象。一方面，觉醒
的中国青年毅然漂洋过海寻找拯救民族的思想

学说，形成留学热潮。另一方面，来自域外的各
种“主义”潮涌大地，蔚为壮观。五四时期，杜
威、罗素、孟禄、杜里舒、泰戈尔等许多国际知名
学者应邀来华讲学，仅上海一地就先后有“近百
位外国文化名人”到访［２２］，构成了“欧战后西学
东渐的文化壮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影响
深远的重要历史景观”［２３］。
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通过苏

俄、欧洲或借道日本加速传入中国，在五四思潮
中脱颖而出，成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主潮。正如
当时人所言，“社会主义在今日之中国，仿佛有
‘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形”［２４］。此时此刻，中
国先进分子传播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单纯为
追求学理，而是为了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
资 本 主 义 的 本 质，认 清 中 国 的 出 路 所
在”［１２］（Ｐ９２）。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又为中华
民族认识自身和世界打开了更为宽阔的天地。

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中华
民族、中国革命就像长江黄河在千里奔泻中虽
然暂时遭遇到“很逼狭的境界”，但必能“走过这
崎岖险阻的道路”［２５］，“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
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２６］。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１９１９年１０
月由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人在五四
运动中认清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发现了继
续奋斗的磅礴力量，终于走出辛亥革命失败后
的阴影，振奋起民族复兴的斗志。
其三，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在不断觉醒中的凝聚与传播、拓展与深化。
突出表现为：一是推动了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
普及。中国各族人民的“个人意识、国民意识、
国家意识，在启蒙运动中被唤醒、被增强。国家
者，国民之国家，非统治者所私有，这样的观念
逐渐成为社会常识”［２０］。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二是推动了民族整
体观念的基本确立和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一确
立和传播的过程主要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中展开，展现了中华民族“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
主动”的新气象。三是推动了民族和国家建构
意识的升华。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共同体问
题的研究进入新阶段。主要由中国知识分子
“通过从思想和行动方面团结群众的方法，加
速了中国循‘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制度形态
而达到统一。……中国知识分子循这些方向所
加强的自觉和活动，仍是一件具有全世界性意
义的事件”［２７］。四是推动了民族复兴意识的传
播与增强。特别是国共两党进行第一次合作，
共同揭起民族复兴的旗帜，共同推动中国革命
向前发展，成为重塑民族自信心的新起点，也为
疗治民族自卑增添了新的精神动力。
总之，五四运动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全面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基本确立的时代，推动
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的根本转

变。此后，中华民族前行的动力彰显了主体内
生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步伐具备了日益坚定的
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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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中华民族精
神升华达到全新高度，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塑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
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
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
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２８］

持续１４年之久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
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与普遍形成、中
华民族重塑民族自信的崭新时代。“中国人民
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２９］，形成了
伟大的抗战精神，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
拔的必胜信念”［２８］。在抗战壮举的震撼和抗战
精神的感召下，“中华民族”概念成为中国社会
第一流行词和中国各族人民命运与共的标志性

符号，民族救亡意识和民族复兴意识潮涌中华
大地，民族团结统一的整体意识不断深化，民族
平等意识得到重视，中华民族理论建构成为热
点课题并形成诸多共识，从而基本完成了民族
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

的标志性成果，是彰显共同体意识的“中华民
族”观念成为社会共识，成为时代最强音。“九
一八事变”发生不久，贺麟、张君劢等迅即著文
立说，率先揭起新一轮拯救与复兴中华民族的
旗帜，学术界、思想界闻风而起，毅然突破不同
党派、思想与学术领域的藩篱，不顾艰难生存条
件的限制，全力参与讨论和阐释中华民族救亡、
团结与复兴问题；出版界不论政治倾向和规模
大小，纷纷刊载文章，组织出版相关读物等，宣
传关于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共创民族复兴之机
的思想［３０］；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省议会、总商会、
教育会、学生会等组织热忱呼应；各主要党派纷
纷集合在中华民族复兴大旗下共赴国难。国民
党政府以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者自居，运用国

家机器进行引导，宣扬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观
念和“民族复兴”思想；国社党领袖张君劢以《再
生》杂志为阵地，以“中华民族复兴”为宗旨，宣
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阐发民族复兴主张；以
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与“平民
教育派”，把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视为中华民族
复兴的根本出路，全力开展实践探索活动，把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城市推广到落后的农村地

区［３１］；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旗帜，以民
族解放为目标，以民族平等为原则，倡导民族区
域自治，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亡
的人民战争，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
成为中华民族争取抗战胜利、走向团结统一的
中流砥柱。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

的突出现象，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得到各
少数民族的普遍认同，也成为当时教科书和流
行歌曲的主旋律。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程度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体现。早
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就开始为蒙
古族等少数民族认同并使用。到２０世纪３０、４０
年代，更得到包括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
在内的各少数民族同胞的普遍使用和高度认

可。对此，黄兴涛先生的新著《重塑中华：近代
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有详细的疏理和呈
现［３２］。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概念在教科书和
流行歌曲中的普遍使用，同样反映了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化与大众化。研究表明，２０
世纪２０、３０年代以来，中国史教科书中使用“中
华民族”概念占据主流地位，“用汉族、种族、人
种等 概 念 来 指 代 中 华 民 族 的 现 象 越 来 越

少”［３３］，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总
体的看法，得到了广泛的认同”［３４］。一个时代
的流行歌曲往往也体现这个时代的潮流律动，
反映人们的现实生活、民族情感与理想追求。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的流行歌曲，“中华民
族”是一个常见“音符”。在《１９３１－１９４５抗日
歌魂：救亡图存流行歌曲》一书中，８３首流行歌
曲有１３首直接以“中华民族”为主题词或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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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其它歌曲也都从不同侧面表达了团结抗日、
救亡图存的意愿［３５］。
中华民族精神升华和共同体意识基本形成

的另一重要表现，是中华民族理论研究与建构
成为学界热点课题，并从更深层意义上促进了
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彰显和民族复兴、民族平
等意识的传播。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学界对中
华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迅速从“颇为缺乏”
“专著太少”的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３６］，“中华民族”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和
突出主题。众多学者包括张君劢、吕思勉、罗家
伦、傅斯年、顾颉刚、蒋梦鳞、萧公权、萧一山、易
君左、宋文炳、王桐龄、郭维屏、黄籀青、陈健夫、
林惠祥，李广平、张元济、熊十力、张旭光、俞剑
华、顾毓秀、钱基博、钱穆等的研究成果，在极其
艰难的条件下公开出版、广为流传、影响深
远［３２］。这些成果在抗战洪流中孕育又经受抗
战洪流的检验和洗礼，促使中国各族人民普遍
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共同
称谓，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各族人民是一家；
在这个大家庭里，历史的演进造就了汉族的主
体地位，不同地域与历史处境造成了各民族的
发展差距，应当消除民族歧视与不平等，反对民
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争取抗
战胜利；应该保卫与开发边疆地区，支持少数民
族地区的发展，促进民族融合。特别是剔除了
“汉族同化”思想的“中华民族大融合”主张日渐
成为社会各界的追求。通过全社会力量的共同
努力，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整体性、多民族的统
一性、保家卫国的一致性和民族融合发展的意
识得到传播和彰显。
当然，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各族人

民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识和理解，因
为政治立场、主导思想和眼界视野的不同而各
有侧重、存在差异或分歧。譬如，以蒋介石为代
表的国民党人就突出强调中华民族的单一性，
否认中华民族旗帜下各民族（包括汉族）的民族
身份；中国共产党则强调中华民族的融合性与
多民族平等性质，对国民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

采取批评态度。
总之，经历百年沉沦与抗争，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的国家政治属性凸显、“国族”追求坚定、
革命革新意味浓烈，最终实现了凤凰涅槃、浴火
重生。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
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
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３７］

　　四、余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
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
大祖国的历史。”［２］这部历史在近代中华民族
“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中留下了诸多启
示：一是中华民族具有追求团结统一的强大内
生动力［２］。这个内生动力蕴藏在中华文明五千
年历史中，在中华民族近代觉醒与共同体意识
形成中得到全方位传承与重塑。影响巨大的本
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难以
完全解释和客观描述中华民族共同体“亦新亦
旧”的演进历史和现代样貌。二是中华民族一
旦获得精神独立就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学界流
行的汤因比的“挑战－应对”理论和费正清等的
“冲击－回应”学说，也不能完全解释近代以来
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历史进程。三是培育民族
自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

作。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和共同体意识形成历
程，是一个遏制与疗治民族自卑、重拾与塑造民
族自信的艰难过程，这个过程尚未完结。四是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实现伟大复
兴的中流砥柱。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曲折发
展历程表明，正是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
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
敢”［２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塑造了新中
国，走向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光
明大道。五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了鲜明的
防御性特征，是爱国主义与世界关怀的有机统
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从其本质和主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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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了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和谐、和睦的文化基
因，体现了独立自主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正义
追求，具有鲜明的防御性特征，彰显了家国情怀
与世界关怀的有机统一，这是近代中华民族觉
醒与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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